
2011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
变75周年。关于“捉蒋”的过程，社
会上众说纷纭。为了让读者更多地
了解这段历史当中的细节，《纵横》
杂志 2012年第 1期登载了亲历
“捉蒋”者王玉瓒的文章，力图探究
隐藏在其背后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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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谏”不成
张学良将军曾有两个卫队营，

即卫队第一营和卫队第二营。我原
是张学良将军卫队第一营上校营
长，当年曾在临潼华清池负责过蒋
介石的警卫工作。!"#$年 %&月 %&

日，我在张学良将军的直接指挥下，
作为“捉蒋”现场指挥官和亲历者，
执行了华清池“捉蒋”任务。

蒋介石在平息“两广事变”后，
为准备解决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
军“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他以避寿为名，飞至洛阳积极筹
谋划策，派兵遣将。他将嫡系部队约
'( 个师摆在平汉铁路线的汉口—
郑州段和陇海铁路线的郑州—灵宝
段，调高级军政大员多人聚集西安
待命。部署完毕后，蒋介石 %"'$年
%&月 )日再次来到西安，驻在事先
准备的行辕临潼县华清池里。在蒋
到达的前两天，张学良副司令派我
率卫队第一营的步、骑兵各一连，担
负华清池警卫任务。蒋到达后，他的
侍卫担负二道门和蒋之住室五间厅
守卫；我带领步兵第一连担任头道
门守卫（配置四个步哨，由一个班长
带领）和山上瞭望以及附近公路警
戒勤务；骑兵连执行周围地带巡逻
警戒任务；东北军一!五师负责西
安到临潼沿线的警戒任务。蒋一到
西安，即提出两个咄咄逼人的方案
逼迫张、杨选择。第一个方案：服从
“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
第二个方案：如不愿“剿共”，就将东
北军和十七路军调赴江苏、安徽和
河南，让给“中央军”去“剿共”。这两
个方案都是张、杨绝对不能接受的。
即使张、杨接受，我们两军中下级军
官和战士也不可能听从张、杨再与
红军作战。如若离开西北，毫无疑义
地必被蒋介石吞并消灭。在这种情
势下的张、杨除“上梁山”外，还有第
二条路可走吗？
张学良、杨虎城至此下定决心：

坚决不打内战，坚决不离开西北。他
们的计划是：第一步“苦谏”，尽量说
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
苦谏无效，就采取第二步“兵谏”，派
兵捉蒋，逼他抗日。

%&月 *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
舟的决心，来到临潼县的华清池蒋
之行辕，想以至诚说服蒋介石。张慷
慨陈词：“日寇侵略我国步步进攻，
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名存实亡，最
近绥远又在告警，国家民族之存亡
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
非停止内战举国团结一致不足以抗
日，继续剿共绝无出路。”张学良伏
在桌上声泪俱下，蒋介石竟拍案大
怒，训斥张学良是非不明，缓急倒
置，不积极“剿共”，轻言抗日阻挠党
国大计，实属年轻无知。随后杨虎城
又去劝说，也为蒋所拒绝。这时已经
到了“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
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西安市各
大中学学生以及沿途加入的市民一
万多人，为了纪念北京学生“一二·
九”运动一周年举行轰轰烈烈的请
愿运动，向张、杨请愿，要求停止内
战一致抗日。其时，国民党的宪兵、
警察和特务为驱散游行队伍，开枪
射击打伤学生，这更激起请愿者满
腔义愤，临时改为徒步到临潼华清
池直接向蒋请愿。这时学生越聚越
多，冲出东门直向临潼进发。蒋得到
消息后，大发雷霆，急令张学良派兵
镇压；与此同时，蒋之侍卫传达蒋的
命令对我说：“委员长命令你阻止请
愿学生，不准许来到温泉，如请愿者
不听从，开枪打死勿论。”我见事不
妙，便急忙乘三轮摩托向游行队伍
迎去，走到十里铺附近，遇到请愿大
军浩浩荡荡向东前进。我首先看见
在张副司令身边工作的宋黎英姿勃
勃地走在游行大军的最前头（宋是

北平学联代表，这次请愿运动组织
者之一），我立即迎上去把蒋给我的
命令告诉了他，并表明我的态度：对
请愿爱国青年学生，我坚决不让士
兵开枪镇压；但是，如果你们请愿队
伍进至华清池的时候，蒋之卫士必
定阻拦，开枪伤人，你们应慎重考
虑。话未说完，张副司令由城里乘车
赶到十里铺，站在土坡上对学生说：
“同学们抗日救亡的行动我是钦佩
的，但今天时已不早，到临潼去路途
尚远，那里又无宿食的地方，还是请
大家回去吧！由我代替大家向蒋委
员长去请求，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
大家。”这样才把群众劝阻回城。

%+月 %(日，张副司令又到华
清池的五间厅进行“争谏”，他慷慨
激昂地向蒋介石指出，全国人民都
要求抗日，倘再一意孤行，必将成为
民族的罪人。但仍然遭到蒋介石的
斥责和拒绝。至此，张、杨两将军仁
至义尽，除捉蒋“兵谏”，逼其抗日
外；再无他路可走。

张学良亲自令我“捉蒋”
%%日下午 )时许，张副司令同

蒋介石谈完话后出来，走到头道门
时，我正在那里值勤。他看到我，说：
“王营长，跟我回城里一趟！”
“是！”我立即回答。
说完，他上汽车走了。我随后乘

三轮摩托跟去。我本应走在前边，为
张副司令开道。但当时都是土路，车
跑过来，扬土盖天。司机也想到了这
一点，说：“我们在后边吧，别让副司
令吃土。”我说：“对，对。”随后跟去。
途经灞桥、十里铺我营士兵的

驻地时，不断有战士向我招手，我光
顾考虑可能接受什么任务了，随便
跟他们招招手就过去了。
我们很快来到东门里东大街路

南的金家巷一号。我在门外下了车，
就停了下来。张副司令见我没跟上，
就说：“来。”我这才跟他到了西楼的
客厅。我光顾着跟他走，竟忘记了关
门。他对我说：“关上门。”我关门后，
立正站在客厅里，屋里就我们俩。他
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目光严峻而坚
定地对我说：“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
进城来！”

我听到这“请”的一瞬间，心里
马上犯了合计：你刚从他那儿回来，
怎么还让我“请”呢？
“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张副

司令继续说。
我立即意识到“兵谏”的时候到

了，便非常坚定地回答：“我保证完
成任务！蒋之侍卫二三十人，池外宪
兵也不过数十人。我以步骑两连三

百多人的兵力包围之，保证捉来！”
他见我很有信心，十分满意地

瞧瞧我，像同意，又像嘉许，并以深
沉的口气说：“明天，你死我死都说
不定，要有思想准备，做好行动部
署！你和孙铭九要互相协助办好这
件事。”接着又说：“你营是华清池守
卫者，应先行动……”
说到这，五十一军的于学忠军

长进入客厅。于军长个子不高，瘦颊
脸，连声“副司令”也没叫，就神色急
迫地问：“一切都准备好了吗？”张副
司令没立即回答他，而是继续令我
要改穿蓝色的棉军装，以便与蒋之
身着黄色军装的侍从人员有所区
别，免得夜间动手时误遭伤害。具体
事宜由谭海副官长告知。
我告别了张副司令，来到中楼

找到谭海，把受命情况告诉了他。他
说：“好。开始的时间是明天拂晓。你
先换衣服吧。”他令卫兵把衣服拿
来，我—边换，—边想：我不能马上
去华清池，更不能回家过夜，万—走
漏了风声，叫蒋介石跑了，可就要误
大事。当夜，就在谭副官长的办公室
的椅子上坐一阵儿，床上靠一会儿，
但一点也不想睡，总寻思着如何完
成张副司令交付的重任。

我打响了西安事
变的头三枪

好不容易熬到了 %& 日凌晨 &

时许，我告别了谭海，跨上三轮摩托
火速出城。先到十里铺，找到骑兵连
长邵兴基，传达了“捉蒋”命令，令他
们立即策马前往，包围华清池外围
地带，逮捕一切外逃人员。随后又赶
到灞桥，令手枪排长金万普迅速到
华清池参加“捉蒋”。接着赶到华清
池外的步兵第一连，让少校连长王
世民把排长马体玉、匡德润、王金铭
等找到一起，部署“捉蒋”事宜。有的
说：“我排有个班与宪兵住里外屋，
怎么办？”我说：“先下他们的枪，不
许他们出来，派人看着！”在华清池
西侧的禹王庙里，还住着一些宪兵，
我令王世民马上派人收缴他们的枪
支。
等一切安排妥当，我便带领王

世民、马体玉等一连战士，进入头道
门，趁夜色悄悄向二道门摸进。跟上
来的战士就哗啦啦地上子弹。我怕
被院内的守卫发觉，就小声对马排
长说：“别让他们先上子弹，听我枪
响，再动作也赶趟！”
此时，晨 )时许。临潼原野，风

寒天冷，一片寂静。穿过庭院，三园
门已近在眼前。黑夜里，只见一个蒋
的步哨来回走动。我掏出手枪，对着

他连击三发，然后命令我营战士开
始进攻，并有意通知从城内赶来的
孙铭九率领的卫队二营官兵迅速前
进。我头一枪就把门内的哨兵打倒
了。于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华
清池“捉蒋”之幕拉开了，我也由一
位保卫蒋介石安全的负责者，变成
了一名“捉蒋”的先行官。
当我率王世民、马体玉等冲进

三园门时，蒋的卫士长跑出房门，连
声喊问：“什么事？什么事？”我们哪
里理他，几枪把他击毙。顿时，枪声
大作，子弹横飞。蒋之侍卫凭借门窗
拼死抵抗。我营战士义愤填膺，奋勇
攻击。这时，孙铭九中校率领的卫队
二营五六十名官兵、我营金万普排
长带领的手枪排，也乘卡车赶来参
加战斗。
在这手枪、步枪、自动步枪和手

榴弹响彻骊山山谷、震撼临潼原野
的紧张时刻，我和王世民等借助黑
影和廊亭，翻过荷花阁，绕过贵妃
池，跃到五间厅外的平台上，见蒋介
石住的三号厅的门半开着，就飞步
冲入蒋介石的卧室。见床上没有人，
被子还掀着，我们就急忙瞧床下，也
没发现人。但是，衣服挂在衣架上，
桌上一只杯子里还放着假牙。我们
察觉蒋介石已经逃走，但又不知跑
到了什么地方，心急如焚，焦灼万
端。我急忙跨到五间厅外，令官兵四
处寻找。这时，又传来城内张副司令
的电话：捉不到蒋，以叛逆论处！我
的心情越发焦急：掉脑袋是小事，完
不成副司令交给的任务，可要贻误
两军的大计啊！不一会儿，一连战士
石志中急忙跑来报告：在五间厅外
的后墙根处发现蒋的一只鞋，我们
当即意识到，蒋介石可能是越墙逃
向后山了。急令我营战士从左侧上
后山搜索，孙营长则令他营战士从
右侧搜索后山。我随即跨过飞虹桥，
闯出开阳门，同士兵们—起上山捉
拿蒋介石。
这时，天已微明。枯草和树枝在

晨风中瑟瑟作响。满是乱石和草窠
子、树杈子的骊山北坡，上上下下尽
是搜蒋的士兵。大家不顾山陡难攀，
荆棘扎人，恨不得一下把蒋捉在手
里。在距五间厅 ,((米开外的半山
腰上，躲在一块大石后边乱草丛中
的蒋介石可能是又怕又冷，不时探
出头来，窥视四周动静。这情况恰被
我营手枪排的班长刘允政发现，于
是，连声大喊：“委员长在这哪！在这
哪！”我闻声跑去。这就是今天骊山
“捉蒋亭”所在地。我们遂把蒋介石
连推带搡地架下山去。这时，他已失
去平常的威风，只见他身穿古铜色

绸袍、白色睡裤，光头跣足，面色苍
白，狼狈不堪，惊慌失措地东张西
望，连问：张副司令在哪儿？在哪儿？
在场的并没有人理他。这工夫，也不
知是谁打趣地吹起了“接官”号，大
家更感到滑稽有趣了。
张副司令交代的“捉蒋”任务完

成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当时孙铭
九带的几十个人是乘汽车来参加
“捉蒋”的，只有他手下有车，而他又
是负责警卫张公馆的。我一见一
!五师的师长刘多荃也在现场，就
请他送蒋回城。刘师长说：蒋介石认
识我，我送他不方便。-时许，大家
把蒋塞进一辆小车里，由谭海等人
押送回西安新城大楼。那里是张、杨
两将军的临时联合指挥部。

使命完成之后
使命完成后，我深知城内的警

卫任务更加繁重，即命令一连、骑兵
连、手枪排迅速返回原警卫岗位，我
高兴地转回城内营部。临潼捉蒋的
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也开始行
动，一面包围西京招待所，把蒋鼎
文、陈诚等二十几个军政大员抓住
了，软禁在西京招待所；一面解除了
西安的宪兵第二团、省公安局别动
大队的武器，接管了老机场。

华清池“双十二”一仗，蒋之侍
卫全部被解决。秘书肖乃华由五间
厅跑出，被乱枪打死在荷花池旁边；
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背胸受枪伤；侍
卫长蒋孝先之死，据说是他从西安
城里逃出，跑到临潼南门外被人枪
毙的。
蒋介石的假牙、斗篷及日记，是

一营一连二排排长匡德润最先拿到
的。而华清池的善后，是由一!五师
一旅一团二营机枪二连连长葛志先
负责处理的。
抓住蒋介石后，在对蒋介石的

处理问题上，我们一些中下级军官
开始是不赞成和平解决的。一天夜
间，张副司令让副官处通知我们七
八个人到张公馆开会。我们在办公
楼一个陈设简单的小会议室里刚刚
坐稳，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代表就
进来了。周副主席身穿蓝棉袄、棉
裤，面孔清瘦、眉毛很重，两眼特别
有神，坐在我斜对面。叶代表也是穿
着蓝棉袄、棉裤，微胖脸盘，十分白
净，坐在周副主席对面。周副主席与
大家寒暄几句后，就开始讲话。叶代
表拿出本子认真地记录周副主席讲
话的大意是：现在全国各阶层都要
求蒋介石抗日救国，英美为其自身
利益也同意中国抗日。在这种形势
下，逼蒋介石抗日，是可能做到的。
东北军的官兵可能想不通，因为蒋
介石不让东北军抵抗，使东北沦陷，
大家对他怀有深仇大恨，这是可以
理解的。我们共产党人在十年内战
中被他杀掉的又何止成千上万！但
在民族矛盾面前，我们自己的仇恨
只能服从民族利益！只要蒋介石答
应抗日，我们就应该放他回去。只要
他走抗日的道路，我们还要拥护他
做抗日的领袖。你们不是要打回东
北吗？不是要抗日吗？只有和平解
决，你们的目的才能达到。这样做，
对全国抗战是有重大意义的。你们
现在怕放虎归山，回头蒋介石报复，
但这不完全取决于蒋。只要东北军、
西北军和我们红军，三位一体，团结
一致，形成强大的力量，他即使有报
复之心，也未必能完全实现。

周副主席半个多钟头的谈话，
讲的道理句句使人心服。我本来是
不赞成放蒋的，经周副主席这番开
导，便放弃了原来的看法，完全同意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华清池“捉蒋”成功，张副司令
奖励我 ,(((元，还提升我当了东北
军十五旅四十三团上校团长。由于
担任了野战部队团长，卢沟桥事变
后，随即奉命开赴华北和上海抗日。

我是怎样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
" 王玉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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